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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往我们讨论 《西游记》 中的女
性议题， 大多聚焦于 “食色”。 但妖怪
变身女体诱惑取经人， 妖怪本来是不
是女性却很难说， 孙悟空也曾变身成
女性。 作为幻象的女体 （女妖） 是否
应该被当做真正的女性主体来讨论 ？

似乎还有待商榷。 但 “西游故事” 中
仍有许多女性形象存在。

七仙女和七个
蜘蛛精的渊源

《西游记》 中最早出现的女性形
象， 是第五回 “乱蟠桃大圣偷丹 反天
宫诸神捉怪” 中的七仙女。 这一回目
中 ， 王母娘娘设宴 ， 要做蟠桃盛会 ，

于是红衣仙女、 青衣仙女、 素衣仙女、

皂衣仙女、 紫衣仙女、 黄衣仙女、 绿
衣仙女各顶花篮， 去找管理蟠桃园的

孙悟空开园摘桃。 孙悟空问王母娘娘
都请了谁， 听说自己没有受邀， 对七
仙娥使出了 “定身法”， 令其 “睖睖睁
睁白着眼， 都站在桃树之下”。

在中国仙道传统中， “仙” 由人
变化而成， 与人类关系暧昧。 七仙女中
最有名的莫过于 “紫衣仙女”。 七仙女
与董永的故事， 令 “仙女尘夫” 成为了
中国民间故事中传播最广泛的男性凝视
范本， 大家都喜欢偷看仙女沐浴， 又为
她们对人间的离恨别忧而感伤。

央视版的电视剧 《西游记 》 中 ，

为七衣仙女增添了尘世妇人的龃龉。

“黄衣仙女小声嘀咕:?什么齐天
大圣，原来是个毛猴啊！’某仙女道：?小
小的弼马温，还想赴什么蟠桃胜会！ ’”

《西游记》 中再次同时出现七位
美女， 要到第七十二回 “盘丝洞七情
迷本 濯垢泉八戒忘形”， 七个蜘蛛精
“似嫦娥临下界， 仙子落凡尘”， 但她
们不是仙女， 是出身道门的妖精。 学
者李天飞明确指出了 “《西游记》 里的
七个蜘蛛精洗澡， 明显是借用了董永
偷窥七仙女洗澡的情节。” 衣服被抢夺
的桥段也被还原得很生动。 《西游记》

中写到蜘蛛精所占 “濯垢泉”， 正是从
七仙姑那里抢来的。 可见衣服与 “七
仙女” 的关系还挺密切的。 在余国藩
所译 《西游记》 中， “红衣仙女” 被
翻译成 “Red Gown （红袍子 ）”， 而
不是 “fairy （仙女 ）”， 很有意思 。

有趣的是， 纵观七十二回到七十三回，

作者就是没有写七个蜘蛛精衣服的颜
色， 特意模糊处理。

作为神仙工会首
领的王母娘娘

七衣仙女愣足一周天解脱醒来 ，

回王母娘娘处告状。 王母又去找玉帝
告状。 王母娘娘负责举办这个蟠桃会，

庆贺的是 “长生不老” 的象征。

童年孙悟空走出花果山， 为的就
是长生不老。 被须菩提赶走时， 自以
为在人间已经学到了 “一个无生无灭
之体” （第三回）， 一直到三百四十二
岁寿终正寝， 他都不知道自己其实并
没有学到。 去地府勾销生死簿只是求

不能死， 直到管理蟠桃园偷吃了桃子，

又偷吃了金丹， 孙悟空以服食求得长
生的过程已经完成。 但他因偷窃而得
道 ， 是小人的行径 。 孙悟空乱蟠桃 ，

乱的是秩序， “无禄人员” 不受邀参
会， 不能吃和有禄人员一样等级的食
物， 这是食物的阶级划分， 孙悟空把
这一切打乱了。

王母娘娘在筹办蟠桃胜会失败后，

在小说第七回又召集了 “安天大会”，

安排仙女跳舞， 并拿出了私藏的礼物。

安天大会由玉帝设宴、 如来命名， 安
即定也， 从此定而不乱。

安天大会的召开花了不少篇幅 ，

到场的神仙都带来了礼物， 以表 “奉
谢 ” ， 慰劳佛祖镇压义举 。 天庭的
“有” 与悟空的 “饿” 在此构成一对映
照。 因为踏上取经之路以后， 孙悟空
倒是不太表现出贪婪的食欲。 唯有唐
僧和猪八戒经常饥饿， 一饿就要化斋，

化斋就会惹来妖怪。 可见食欲连接着
“齐天” 之欲， 也是心魔的写照。 王母
则是筹措终极人间欲望 （长生） 奉谢
品的召集人， 登记养生食物赠礼名录。

取经人的“仙女教
母”，南海观音

中国的“观音”信仰非常复杂，形象
多有变动，就《大唐西域记》、《慈恩传》

上的记载来看，观音应属男身。而在《西
游记》中，观音菩萨则是女身，更多承担
着拔擢教化、指点迷津的功用。 从第六
回举荐二郎神捉拿孙悟空开始，观音就
奉旨组建取经团队，不疾不徐安排取经
人上路、又救援西行之难，好像一切都
胸有成竹。第十四回“心猿归正 六贼无
踪”中，观音化身老母，指点迷津，可见
百回本中，观音形象的投射是“慈母”。

但又与《西游记》中其他母亲形象不同。

提及传统母亲形象，比如金角银角大王
请干妈九尾狐狸吃唐僧肉、刘伯钦听母
亲之命招待唐僧，都带有孝顺的意思。

南海观音 “张罗” 取经大事的明
里暗里， 她的拔擢眼光、 监督责任心
和救援实力不容小觑。 这不是一直都
存在于 “西游故事” 脉络中的观音形
象设计。 《取经诗话》 中为取经人解

难的就不是观音 ， 而是大梵天王 。

《西游记》 中的观音不仅释厄救难， 还
有 “起死回生” 的医者能力， 甘露水
似有令生命重生之功效， 但佛家不种
植长生之物。

“西游故事” 中的观音具有浓重
的 “教母” 色彩。 可以说是中国古代
“女仙指路” 叙事的承衍。

女儿国王出挑的
不仅是容貌 ，更重要
的是气度

除了神仙佛祖， 《西游记》 中所
刻画凡人女性中最令人难以忘怀的是
女国国王。 “女儿国” 的故事在宋人
的 《大唐三藏取经诗话》 和元人杨景
贤的 《西游记杂剧 》 中就出现了 ，

《取经诗话》 里文殊与普贤菩萨幻化为
女王与女众， 目的在于试禅心， 杂剧
的情节就是女王逼婚了 。 《西游记 》

把 《取经诗话》 “试禅心” 的主题转
移到二十三回， 并把杂剧中的 “逼配”

修正为 “招赘”， 使之更有人情味。 女
国 “虽是妇女之邦， 那銮舆不亚中华
之盛……笙歌音美， 弦管声谐。 一片
欢情冲碧汉， 无边喜气出灵台。 三檐
罗盖摇天宇， 五色旌旗映御阶”。 强调
的不是奇异， 而是礼仪。 不是女人的
容貌， 而是国力的气象。

《西游记》 中的女王并不算勾引
唐僧， 她主要是靠劝说。 “人过一生，

不过两世。 便只住此中， 为我作个国
王。” 之后的版本中强调 “女帝真情，

圣僧假意”， 真情在哪里呢？ 一方面是
以身相许， 一方面是让出王位， 二者
唐僧都没有兴趣。 女王 “遂取夜明珠
五颗 、 白马一疋 ， 赠与和尚前去使
用”。 十分遗憾但还送礼物。

如果说小说中 “女妖” 的形象充
满了强烈的情感欲望， 女王也有， 但
女王并没有如杂剧中色诱不成就逼配
的粗蛮， 她热情招待唐僧师徒， 准备
素餐， 又送碎金散银， 令 “满城中都
盏添净水， 炉降真香”。 做到如此以对
方为本， 慷慨周到， 算是女性王者形
象塑造的有趣范例。

（作者为青年作家）

电影 《狄仁杰之四大天王》 是徐

克导演的 “狄仁杰 ” 系列的第三部 ，

对于这个电影品牌， 我是抱有期待的。

从第一部 《狄仁杰之通天帝国 》 起 ，

徐克的意图是明确的， 他想创造 “中

国古装 007” 的概念 。 经过 《通天帝

国》 和 《神都龙王》， 这个系列初步定

型， 后续往哪个方向走？ 我好奇于这

个悬念。

“狄仁杰” 系列既然定位是 “东

方 007”， 遵循类型电影的惯性， 自然

是靠任务模型， 一部接一部来塑造一

个战无不胜的特工。 在此基础上混搭

“福尔摩斯” 的概念， 在任务模型里侧

重罪案推理的剧情。 作为奇观的 “动

作 ” 会被突出 ， 这好理解 ， 徐克以

“新武侠” 确立导演声誉， 何况， 动作

大片也更顺应电影市场逐利的驱动 。

《通天帝国》 和 《神都龙王》 都是按照

这个思路实践的。 但徐克毕竟是徐克，

他的主要精力不在于构建 “007 混搭

福尔摩斯” 这个叙事模型， 而是集中

在 “古装动作” 的类型片中开发新鲜

的视觉奇观体验———诸如中国古代都

市景观的开掘， 想象一个和初唐升平

世界平行的 “地下王国”， 让格斗动作

摆脱冷兵器的限制 ， 以及最重要的 ，

借用 “西域” 或更广义的 “异域” 的

名义， 构建出一个奇幻世界。 到了这

部 《四大天王》， 徐克 “无中生有” 创

造的异世界现出了清晰的轮廓。

“狄仁杰” 系列、 尤其 《四大天

王》 所面临的挑战， 一言以蔽之， 是

很多中国电影人背负的视听想象力的

困境。 电影的呈现需要一种 “物质世

界的复制感”。 在 CG 时代之前， 中国

电影 “视觉想象力” 的体现， 在李安

导演的 《卧虎藏龙》 中， 表现为对我

们身处世界的诗意提炼， 张艺谋导演

的 《英雄》 则很大程度依赖置景和大

范围色块的运用。 随着电影工业规模

的升级和扩大 ， 进入 CG 时代以后 ，

中国电影人不得不面对万重山的挑战

和压力， 即， 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绘画

和造像艺术能输出多少 “视觉想象

力”、 并且这种视觉想象力能在现代娱

乐工业产品中实现转换？ 这是一个有

压迫感的问题。 写意、 抒情的文人画

的美学体系， 背离类型电影所追求的

“对物质世界的再现”。 宗教壁画和石

窟的造像手法固然能提供角色造型的

思路， 但这类资源同样不足以构建出

一个完整的、 有坚实物质感的奇观世

界。 我们还有大量的以文本为载体的

文化遗产， 比如 《山海经》 和 《封神

演义》， 文本表述了一个斑斓的 “异世

界”， 但怎样把仙人和神兽的传奇故事

有效地转化成视听表达？ 仅仅照本宣

科地复制出 “仙人” 和 “神兽” 的形

象是不够的， 一砖一瓦、 一草一木地

呈现一个 “不同于人间” 的世界才是

最棘手。 在并不富足的 “视觉想象力”

的历史财富中构建当代语境的 “电影

奇观”， 这是中国电影人不得不正面强

攻的使命。

在《通天帝国》里，徐克在“武后弄

权”的戏剧背景下，尝试做出一些有针

对性的思考。而这种思考在其后的两部

电影里逐步稀释，到了《四大天王》，基

本放弃了戏剧、 人物和主题层面的发

力，想做一部彻头彻尾的奇观电影。 于

是我们看到，各种怪力乱神的视觉元素

加入到了一个以中国古典建筑为主体

的世界里，最大的困境也在于此，从中

国龙到怪兽类型的白猿，以及源自日本

视觉美学的东方魔怪，这些支配了剧情

的“活物”并不能和中国古典建筑群落

背景形成一个完整、统一世界，两者是

不兼容的， 尤其进入实景的山川风貌

后，两者不可融合的矛盾更突出了。 会

出现这种视觉元素之间的相斥，核心症

结在于创作者在发挥视觉想象力的同

时，无法构建与之相匹配的哲学观和世

界观。

那么， 就要说回 “心魔” 的主题。

“心魔” 在东方语境里被看作视觉想象

力的精神起点，但“想象的景观从未真

实存在过”， 这一点恰恰消解了电影视

听表达所需要的物质世界的实在感。为

了追求留白、玄学或者空无的“意境”，

如《四大天王》里的所谓放下恶念、以经

文破解幻象， 那么由心魔产生的 “恶

像”、 围绕着心魔所作的视觉表达就建

构在一个反物质的体系里，恰似“一切

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 在

东方的语境里谈论“视觉想象力”，意味

着海市蜃楼， 那是存在于幻想中的世

界。 而英国作家托尔金在 1938 年的一

次演讲中提出“第二世界”的概念，他认

为日常的世界是“第一世界”，在想象力

的驱使下，创作者通过艺术手段构建了

“第二世界”，“第二世界”虽是主观幻想

而来，却需要创作者建立合理自洽的逻

辑去支撑，这不是仅靠“狂想”就能完成

的，更不是只存在于“狂想”中的幻影。

这一理论不仅被现当代的奇幻文学作

家们所奉行，更在电影进入 CG 时代以

后，成为视听大片所恪守的原则。

这是否意味着， 东方传统的视觉

想象力面对原生于西方的电影视听生

产时 ， 陷入美学判断的悖论和困境 ？

这个问题当然是个争议， 目前很难给

出让众人信服的解答。 好在我个人是

乐观的， 相信那些在新的 “视觉世界”

里被潜移默化的年青一代创作者们 ，

终会在接纳历史遗产的同时， 轻装上

阵， 在中国电影的语境中创造出一个

浑然自洽的视觉想象系统。

（作者为北京电影学院教授）

从《卧虎藏龙》到《英雄》再到《狄仁杰之四大天王》，电影工业规模升级扩大带来的问题是

中国传统绘画与造像艺术
如何转换为当代的视听表达？

杜庆春

“西游”女子图鉴
张怡微

在取经人的故事里， 出现了许多耐人寻味的女性形象———
情关西游

一种关注

■

■
图为电影 《西游记女儿国》 剧照

◆我们拥有大量的以文本为载体的文化遗产，比如《山海经》表述了一个斑

斓的“异世界”，但怎样把仙人和神兽的传奇故事有效地转化成当代语境下的
视听表达？照本宣科地复制出“仙人”和“神兽”的形象是不够的，一砖一瓦、一
草一木地呈现一个“不同于人间”的世界是更棘手的难题。这也是徐克导演在
新片《狄仁杰之四大天王》暴露的短板。

电影创作进入 CG 时代之前，中国电影“视觉想

象力”的体现，在李安导演的《卧虎藏龙 》（下右图 ）

中，表现为对我们身处世界的诗意提炼，张艺谋导演

的《英雄》（下左图）则很大程度依赖置景和大范围色

块的运用 。 徐克导演以 “狄仁杰 ” 为主角的三部

曲———《通天帝国》《神都龙王》和《四大天王》（右图），

试图创造以盛唐为背景的中国式魔幻奇观， 遗憾的

是，他在发挥视觉想象力的同时，无法构建与之相匹

配的哲学观和世界观。


